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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务
河

到泽库

大风骑马。
草原刚刚展开：那个点燃
佛灯的男子，
置身初冬，看见雪岭上空
钴蓝，移动的羊群填满了
中年。
黎明时，他把祷告送给父
亲和母亲。
他还祈求众神，
让鹰喙下爬向云端的黑牦
牛
再次成为自己的孩子。

我和他之间
落满一场大雪。白的是挣
扎：心一次次淘空，
又一次次接近尘埃。
从早晨到黄昏，
他把自己活成生活本来的
样子——
承受，忍耐，顺从，妥协。
黑的是尘世，冷硬如铁，孤
苦伶仃，
自己是自己的愿望，

内心举灯的人，不是王，不是主人。
他向前，
和期待的日子不远，
和茫茫草原更近。

这是亲人生活过的边陲。风卷雪粒，
青春不在
日子忘记了很多人。我在暮色中
想起他们：很久以前
月亮领路，
他们一次次告别亲人
走过了峡谷。

十一月底在隆务河谷，雪

雪落河谷。风说故人在远，
今夜门扉不开。

月亮悬在河岸。木窗上镂刻的牡丹
一朵失眠，
一朵强忍落寞，刮下心尖上的脂油
点灯：浪子吞下火焰
远方荒凉。唯一的赞颂
尽归生活——

从黑夜赶来的
只有雪。
广阔的白，一部分苍茫江山
一部分洁白人间。
最后一片，
落在牡丹心上
是深藏于苦难的恩惠。

寻古寺不至，在黄昏过青南草原

落日召归。
更远的旷野，大雪通天。再远
绛衣隐没雪山，
千灯静燃。是星星归乡
月亮独行，
一人过青南。

风在左吹。刀子穿过骨头
而后穿心。
再吹，人世间互不相问，
空阔更空
岂止一只空樽孤立于上弦月下。是黄昏，
风雪布席
远行者为主道而来。这一天
果然艰难——

我是负罪者
但不负别人的罪。今夜独自穿过草原
不告诉你
生活到底给了我们什么。

岁末，想起德州草原

风中的房子
旧雪和漫过缓坡的长草。我分开两个世界：
白天和黑夜。
它们是安静的——青海湖北侧
牧人赶着自己的影子走向大湖腹地。
以远，天鹅举步

沙洲冷。

太阳在左。
谁是它心爱的人。金露梅收起黄金，
银露梅送走银子。
牛角下一片青草荒芜辽远，这是绝大多数的
命运
他选择的生活
面目全非，是他的，又不是他的。
这些卑微的尘埃
被神考验过，自己背负着自己的重——
他们纯洁了。

而隐身牧道的背影归于沉静，
德州多么美。

这里的美景，
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草原是自然最原始的模样，
是艺术家杰出的作品。

这里是唯一的净土，
更是一块肥沃的土地。

这里的人们，
搭着帐篷，穿着藏袍，
说一口淳朴的语言，
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放牧着牛羊。
这里的人们
曾经在马背上引吭高歌、纵横驰骋，
用先辈的智慧和文字来记录草原的故事。

这是祖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

此刻，
有一百种语言，
在讲述着我们的故事，
有千万双眼睛注视着这片土地。

这里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沃土，
是我灵魂
自由展翅高飞的天地。

这片美丽的土地养育了我们，
就像母亲养育了孩子一样，
不论有多少人，
漂泊在异国他乡，
拼搏的路上，
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草原母亲——
您那份纯真无私的爱，
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
也扎根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处。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是一场深邃的爱恋。

一
万世轮回，千影聚合。
你说，这非偶遇，是积攒了五百年的擦肩

后遗落下的清风一缕。
丝丝清风，余香淡淡，带着你的体温，穿

越前世今生，走过红尘阡陌，拂过青山，穿过
花园，趟过河流，万山青翠，百花娇艳，孤的人
生不再是把酒邀月影零乱，风雨不尽多寂寥。
于是痴痴的，我驻足流连于你的温存，煮茶、
赏景，随心涂鸦。从此，孤的江山因你而更加
精彩。

二
仿佛我们早就相识，只是不小心走失在

经年岁月。所幸上苍有好生之德、大悲之心，
在这拾花藏月、玉蝶蹁跹的白色记忆里你款
落人间。

你说，这叫缘。是冥冥中的注定，并非巧

遇。是啊！红尘不老千秋喜，碧海无涯万里心。
三

也许这就是定数。缘来缘去缘如水，情散
情聚情何归？

傻傻地在红尘的渡口处，我望极天涯水
月，思穷海角诗书，噎语泪成霜。

而你又说，这，是那年三生石上回眸后遗
落的泪珠儿一颗。晶莹，通透，相思绵长......

四
假如，假如人生真的有来世，假如岁月还

能倒流；假如，你没喝那碗孟婆汤；假如，我没
过那座奈何桥；假如，百次回眸真能成就一次

相遇，我愿，我愿秋风不老蝶恋花，白发三千
思无恒。

愿今生、来世清风作伴明月为证，三生石
上脚步不移，塑身以待。

从此，风过有你，月落有我。
五

风清寒，月静幽。
这样的季节我整夜无眠，于是亮一盏寒

灯，铺一方素笺，一遍遍书写着——等你。
等你在今生、来世，一起并肩携手，羽化

成蝶在每一个清晨，每一次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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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过有你，月落有我
边关月

我的草原
昂 旦

夏末时的连日阴雨，使地气一下子凉了下
去，仿佛在高原的深处凝成了一块万年寒冰。
我几乎疑心夏天从来没有到来过。冬装已经拿
了出来，连靴子都刷了又刷，家里还添置了电
暖气，已经准备好了要迎接凄风苦雨。然而做
好一切防寒准备的第二天清晨，太阳出来了。
红红的太阳穿透乌云，洒下万道金光，很快，布
满天际的乌云聚成一层一层，再看时，天空已
经是大团大团的白色云朵在悠闲地飘来飘去。
白云上方的天空好像洗尽了铅华，已不复夏日
的湿润凝重，而呈现出一种苍茫的湖蓝色。孩
子们走在上学的路上，小脸蛋映得红红的，他
们兴奋地互相传递着讯息：呀，太阳红了。

因为有了夏末的雨水滋养，空气倍显朗
润，到处都能闻到太阳散发出的干爽成熟的气
息。很多人家开始晾晒衣物，阳台上整日缤纷
一片。棉被在秋日艳阳下一经曝晒，似乎能将
秋天辉煌的气息融化进每一根丝絮里，好几天
后，这种气息依然会在房间里弥漫。秋天用其
强大的能量将天地之间的成熟之脉打进万物
深处，重新唤醒了万物的生长欲望。

秋收时节已经过去了，整个原野在艳阳的
拂照下，迎来了生长的第二季；连逐渐失去水
分的野草都开始疯狂生长。田野里，杂草全都
覆过了田垄，夏天时能够轻松下脚的田间小道
已经看不见了，人们开始在收割过的麦地里行
走。

最初的秋霜过后，高原特有的金盏菊和芫
荽梅相继在村庄道路两侧盛开。小麦已经颗粒
归仓，农民们都在原野上收获土豆。从他们高
谈阔论的笑声里，隔着老远就可以知道他们这
个夏天的辛勤劳作没有白费。收割过的庄稼地
里，狗娃草和猪秧子又获得了新生，拼尽全力
伸展叶蔓，那恣意纵横的样子，似乎在向太阳
高呼：你好啊，老兄，咱们又见面了。田野上，香
青依然挺立在厚实的衰草丛中，它的生命的激
情仿佛此时才被点燃，像棉朵一样的小白花一
改往日的柔弱无力，在骄阳下呈现出一种暗暗
发亮的亚麻色光芒，细看时却又觉得更加白得
耀眼了。这时节，藏茵陈极易辨认，这种外表看
似纤弱的小草，却拥有过于顽强的生命力，凡
是生长藏茵陈的地方，附近的草便枯得要早一
些——它需要多么大的生命能量啊，难怪其枝
叶和根都以苦不堪言著称于世。

风吹过近水一带的荒草时，就会看到大量

碧绿的细草沿着枯草根部正葳蕤生长。难道它
们不知道高原的冬天就要来了吗？是不是成片
的麦田和无休止的除草剂夺去了它们在夏天
生存的权力，它们才在秋天的艳阳下坦然成长
起来了呢。初秋的微霜只一天工夫，便使庭院
里的大理花和唐菖蒲蔫头耷脑，失去了生命的
迹象；而田野里，经霜后的草本植物长得更加
茂盛绚丽了。

近水的浅滩草甸上，依然能看见为数很少
的蓝色龙胆花。高山龙胆颜色极其浓郁，那单
薄的筒状花瓣儿就像凝聚了天空的力量，拼尽
了全力要一直蓝下去，再蓝下去，直到蓝得无
法再蓝，而呈现出一种深紫色。那种紫又像是
饱含着深深的海洋气息，看一眼能感觉到万顷
波涛在眼前荡漾。高山龙胆的生命密码里，一
定残存着海洋的记忆，漫长的进化和高原的太
阳只改变了它绿叶的形状，而其生命的色彩却
以更浓烈的形式在荒原上奔涌绽放。这是一种
能摄人心魄的蓝，看一眼，便终生忘不了。而近
水龙胆，则清澈明亮多了，那色泽宛似清晨婴
孩的眼睛，每一片小花瓣上都闪烁着纯真的笑
容。无论是高山龙胆，还是近水龙胆，都极其孤
傲，永远都是单株生长。每一株上，三五分蔓，
齐刷刷开出几朵蓝莹莹的小花。

白杨树和桦树的叶子全部转为金黄了，只
有树梢处还残留着一抹淡绿。微风吹过原野
时，片片黄叶在风中起舞。脚下覆了落叶的大
地分外柔软厚实。这时候，天空辽阔无边，没有
一片云，耳畔全是树叶舞动时的“簌簌”声和秋
虫永不停歇的高鸣声。

傍晚时分，天际会看到南归的雁群。在河
湟大地的上空，大雁总是疏于排队，而只是稍
有整容地掠过天际；有时候是三五只结伴南
游；有时候甚至是一两只在缓缓飞行。秋虫进
入了繁育高峰期，脚只要落进草地，马上就能
飞起一大片小虫子。如果黄昏时穿着浅色衣物
在田野上走过，头顶上很快就会汇集起大片小
蜢子。这种小蜢子怎么挥都挥赶不掉，会一直

跟随你回到家门口。
秋天，大地迎来了第二次生长旺季，如果

没有严霜，这种时候，真应该洒播种子啊。
莲花湖的水涨了起来。
夏日时，我们经常行走的小路沉到了水底

下，涟漪荡漾时宛如一条白色缎带在水中飘
动。浅滩处一度没人脚踝的滩涂地也被水淹
没，再也看不到污泥四溢的样子了。

靠近水面的浅滩坡地上，密密匝匝爬满了
蕨草。经霜后，昔日绿茸茸的湖畔草地变成了
绛紫色。蕨草稀薄的地方，倔强而又低沉的山
莓草开起了小白花，夏天时，山莓只在山巅或
可一见，而这时候，却在低洼处整个长了出来。
山莓草一开花，说明地气真的凉了，因为这种
草一直要开花开过整个冬季，直到第二年春
天，才含笑隐入万花深处。

红嘴鸥在南归途中，会三五结伴在莲花湖
一带驻留几日。这种鸟儿高空飞翔时的姿势非
常平滑优美，却拥有一副十足的破锣嗓子。有
时，看见它们很优雅地在水面上飞翔着，心中
好生安逸，忽然耳畔传来一阵极为刺耳的“吱
嘎”尖叫声。这种叫声具备刺破长空的一切威
力，使人一下子醒悟：噢，它们仅仅是过客，很
快要远行了。

就在它们的身后，是赤金色的落叶松和白
杨林带，白杨林的上方是苍青色的云杉林，再
上方的山坡林地，树叶已经落尽了，黛褐色的
枝桠疏朗交错，衬着蔚蓝色的天空，和远处山
顶的烽火台遗址共同书写着“辽阔”两个大字。
偶尔地，林子里传来“咕咕”一声鸟鸣，很快，天
地又归于沉寂。莲花湖的水面在风的吹拂下，
波光莹莹，宛如许多金色的小鱼儿在水面上跃
来跃去。

一袭清冷的风吹过后，黄昏很快到来了，
林区暗了下来，惟有落叶松身着红彤彤的晚礼
服，伫立在大湖的东岸，默默地向着夕阳道着

“晚安！”

河湟之秋
柳 喻


